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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外孙女吴孟华的人生路http://www.sina.com.cn 1999年4月6日 14:08 生活时报    △她是陈独秀的外孙女。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她曾多
少次流下了悲凄的眼泪。

    △她是一个坚强的人，生活的艰难未能使她退缩和悲
怆，相反她挺过来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
丛中笑。

    在河南省孟州市的农坛路，住着一位67岁的离休老人。
她衣着简朴，步履沉稳，精神乐观，笑容可掬，买菜、洗
衣、种花、散步，和平民一样过着恬静的离休生活。她叫
吴孟华，是我们党内当年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的外孙女。

    为了揭开老人的身世之谜，笔者敲开了这座幽静小院
的门，迎接我们的正是孟华老人。她仍然像年轻人一样举
止利落，语言铿锵，眉宇间洋溢着鸿门大家的儒雅之气。
我们在客厅坐下，客厅不大，但素雅大方，字画隽秀，盆
景清香。

    医生说，她至多再活5年

    吴孟华原籍是安徽省的安庆市。陈独秀是孟华奶奶的
弟弟，按当地习惯孟华称陈独秀叫老舅。

    吴孟华的亲戚和家世可用悲壮两字来概括。由于陈独
秀早期的影响，他们大都很早参加了革命。当时到处是白
色恐怖，他们和许多革命家庭一样，命运是非常惨烈的。
外婆为了营救革命同志，房子和家产被国民党全部烧光。
一个舅舅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头颅在长沙城墙头上挂了3
7天。

    吴孟华的父亲叫吴季炎，陈独秀的外甥，曾到俄、德
、法留学，回国后积极投身革命。他曾蹲过监狱，国民党
用电椅、老虎凳折磨他，但他坚贞不屈，后来蔡元培出面
把他保了出来，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
王明左倾路线时被开除党籍。

    父亲被开除党籍，离开了革命队伍，带领全家回到老
家安庆市。抗战时全家逃亡到四川，寄居在她的一个舅舅
家里。那年孟华8岁，母亲身体不好，她就帮助母亲担起
了做饭、洗衣等很多家务。洗衣服要到几十米远的河边去
洗，装衣服的篮子大，她就一下一下把洗好的衣服拉回家
来。

    孟华在学校成绩很好，尤其是音乐更是出类拔萃，从
小就显露出她的天赋。由于家境拮据，母亲急于让她早点
毕业，孟华转到一所女中让她隔两级上了中学，成绩一下
子拉了下来。孟华从小要强，她就拼命地追。她的英语和
语文很快赶了上来，她的作文常在班上给大家念。但就是
数学跟不上，原因是数学连贯性强，中间隔的太多。

    这一年，孟华发现自己解小便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一
直发展到5、6分钟就得一次，医院检查，说是得了肾炎，
一家人非常紧张。

    孟华的一个亲戚在上海一家纺织厂担任职务，她们打
听到后，1948年，一家从四川辗转来到上海落了脚。这时，
孟华的病已经很严重，加上营养不良贫血，持续高烧，几
乎不能走动，每天躺在床上。这时生活稍微稳定，但仍然
非常艰苦。孟华已经15岁，还是穿着露脚趾的鞋，但是爸
爸说倾家荡产也要给孩子看病。找了家条件比较好的医院，
而且经爸爸恳求，由一个很有名望的医生为孟华主刀动手
术，切除了一个肾脏。那个医生说：“即使看好，孩子也
至多有五年时间的生命。”所以出院后，爸爸妈妈处处非
常心疼孟华，不仅补养好，而且还输了几次血，一周后孟
华就下了床到处活动。从以后的情况看，医生的预言完全
得到了否定。

    身体好点，孟华看到别的孩子蹦蹦跳跳去上学，心里
就急。妈妈心疼她身体不让她上，她就偷偷到上海市师范
附中报了名，并参加考试。录取通知书发下来了，妈妈也
不再说什么。孟华在校顽强学习，爸爸又帮助补课，功课
很快就赶了上来。

    燃烧弹差点让她“光荣”了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上海解放时，当时孟华16岁。孟华生性活泼，每天脚不沾
地跑来跑去，和同学们一起，拿着花束唱着跳着欢迎解放
军的到来。上海市的大街小巷悬挂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
救星”、“解放军是人民的亲人”的大标语。她看到部队
里很多女兵穿着朴素的军装和男兵一样每天忙活着和为老
百姓办好事，她的心情非常激动，跑回家搂着妈妈的脖子
说：“妈妈，我也要参军！”

    这时，孟华的身体已经健壮起来。她找到部队首长，
大大方方提出了参军的要求。孟华能歌善舞，又有文化基
础，被编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的文工团，成了一名部队的
文艺战士。

    当时南方有的地方刚刚解放，部队生活既艰苦又危险。
每人每月只有3角5分的生活津贴，够买一块肥皂和一支牙
膏。女孩子家真想买点自己常用的东西，但是不敢，所以
孟华把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花。她们夜里睡觉，有时赶不
到村庄，就在野地里挖个长槽和衣而眠，南方蚊子多，夜
里用个毛巾盖着脸挡蚊子咬，冬天常冻得夜里起来蹦跳暖
和。

    她的女高音独唱艺压群芳，令人赞叹，演唱到哪里，
战士们都拼命为她鼓掌。她也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在热
烈的掌声中她一遍遍为他们引吭高歌，丝毫不感到厌倦。
当时，她演唱的《王大妈要和平》、《苗家歌唱毛主席》
、《藏胞歌唱解放军》等歌曲深受前线战士的热烈欢迎，
演出结束，部队首长总是紧紧和她握手，祝她演出成功。
1952年5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授予她“优秀歌手”的光
荣称号，并荣记一等功。

    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文工团演出设备非常简陋，没有
麦克风，演员完全用嗓子大声来唱，加上生活艰苦，孟华
的嗓子渐渐不行了。1954年她在福州转业到地方工作，并
和当时在省检察院工作的上官成祯结了婚。

    孩子们在街上用石子、沙子投她

    1956年，三门峡黄河大坝水利工程动工，在孟华的恳
切要求下，她和丈夫一起怀着为祖国大建设献身出力的一
腔豪情调到新兴城市三门峡工作。但是现实完全击碎了她
那用青春和理想编织成的梦，相反迎来的竟是她一生政治
上悲剧的开始。

    调到三门峡，孟华被安排到水利工程局小学当教师。

    但是说不清为什么，学校的教学秩序渐渐有点乱了，
教师常被抽去搞非教学活动，而且动辄就是“政治任务”。
市里组织大炼钢铁，孟华正怀着第二个孩子，也被抽去几
里外的山上背矿石，几次就差点晕倒在山路上。

    但是更惨的厄运接踵而来了。轰轰然然的反右中，因
为她是陈独秀的外孙女，加上她对排队购买东西有意见，
说她反对统购统销政策，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丈夫也由市监察局领导降到一个金属结构队去上班。

    “右派分子”在当时就是阶级敌人，吴孟华简直懵了，
她真想不通她和老舅陈独秀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在她模
糊的记忆中，她三四岁时，奶奶带她去老舅陈独秀家里，
高大的老舅穿着长衫，和奶奶坐在桌边说话，她在脚下和
门坎上爬来骑去的玩。陈独秀成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
是后来的事，他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

    孟华成了“右派”，她在学校和社会上的威信，以致
于人们对她的信任都一扫而光。处处人们都离她远远的，
很少有人和她搭话，人们看她的眼光就像斜愣着看贼一样
让人生冷和难受，即使到邻居和同事处借取东西，他们也
仅是打开一条门缝，像躲避瘟神一样不是拒绝，就是赶紧
把她打发走了事。她在街上走，孩子们看见了，一边喊着
“打倒右派分子”，一边用石子或沙子往她身上投，气得
孟华站下来和她们理论。他们竟说：“怎么，右派分子还
想翻天！”孟华难过得泪流满面，有时真恨不得一头扎到
河里或井里死去，可是又想到母亲、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
子咋办？自己连死的权力也没有啊！

    孟华知道，丈夫由中央任命的省级检察员降成一个一
般干部，完全是受自己的影响。既然自己已经成了阶级异
己分子，她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不能再连累丈夫了。于
是，她写好离婚申请书，流着眼泪交给了丈夫。丈夫成祯
一字一句读完，抬眼看着泪水涟涟的妻子，只觉得喉头哽
塞，鼻子发酸，半天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他划着火柴
把离婚申请书烧了，顿了顿说：“我相信你，坚强起来，
不会永远是这样！”有丈夫的一片心，孟华真的坚强起来
了，她相信会有一天完全还她的清白。

    吴孟华的工资由原来的50元降到30元5角，一家人的
生活更苦了。粮食不够吃，他们把玉米秆粉碎磨细掺上面
粉，看着一家人吃得香甜，孟华眼泪就想掉下来。一次孟
华把粮票不小心丢了，她托上海的弟弟寄来9斤，又卖掉
自己过冬的毛衣买了几斤，一家人才熬过了几个月的日子，
婆母和丈夫个子较大，布票不够用，孟华去街上买来线围
巾拆开，然后又一针一针打成衣服穿。

    直到1962年，吴孟华的“右派”帽子才被平反摘掉，
她才敢在人们面前大声说出话来，爽朗笑出声来。

    漫画上，她和丈夫跪在陈独秀的骷髅前

    1966年，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又席卷过来。
吴孟华，这个有着陈独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复杂背景的
女性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泥淖和深渊，而且几乎摧毁了她
的生命之旅。

    那时，她的丈夫已由三门峡调到沁阳县委任副书记，
她随丈夫被安排到一个板厂上班。文化大革命开始，她的
丈夫就被抓成了走资派，因为陈独秀和过去的右派问题，
孟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她的丈夫被戴着高帽在街上
游斗，她也被挂上“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街上跟着。孟
华难过极了，她不敢抬头看人，那震耳欲聋的呐喊声、辱
骂声简直令她痛不欲生。单位每天派专人逼着她写检查，
写揭发丈夫的材料，逼她干最重最脏的活。

    应该庆幸孟华一生找了一个好丈夫。他心宽量大，被
批一天回来，仍然装做没事一样，帮助她料理家务，并鼓
励孟华提高生活的勇气。孟华说，当时要不是我丈夫对我
支撑，我肯定难以活到今天。

    就在孟华沁阳受难的同时，她断断续续得到消息，她
在上海的家人也在受着同样的磨难。七十多岁的母亲常被
批判，逼她揭发当年和父亲在一块的革命同志。她的一个
哥哥在大学教书，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几十米长污蔑他
的大标语悬挂在当时上海的中苏大厦上。她的大妹妹在批
斗中腰被打坏。孟华听到这些消息真像钢刀剜着自己的心，
她一声声呼唤着“妈妈”，不断地把头埋在桌上号啕大哭
起来。

    孟华的丈夫调到原孟县（现改为孟州市）工作，她被
安排到县文化馆。孟华以为换个地方就会好点，但是她想
错了。丈夫主持全县工作没几天，造反派竟说他屁股坐歪
了，立场有问题，并把陈独秀的问题也拉了出来。他一边
工作，一边在全县“批林批孔”学习班上接受批判。每天
中午8至10点，下午3至5点是批判时间。孟华不放心，每
天抽空就陪着丈夫到学习班上来。她照应着丈夫，真怕他
有个三长两短。批判会场外面的墙上画了个巨大的漫画，
上面是陈独秀怕人的骷髅，下边画孟华和丈夫跪在骷髅面
前，并喊着“我们是陈独秀的孝子贤孙！”孟华每次路过
这里就赶紧低下头，她有时瞟一眼眼前就会发黑。

    有一次孩子下学，到文化馆没见到她，找到学习班上
来，从门口看到爸爸和妈妈在会场前面被瞪着眼睛的造反
派们批判着，顿时吓得大哭。孟华一扭头看到了孩子，顿
时心潮翻腾，什么也不顾冲出会场，一把把孩子搂在怀中
悲痛地哭了。

    “妈妈，我怕！叫爸爸，咱回家吧！……”“孩子，
你先回去，我和爸爸一会走。”孟华想到几年来不得安生
的日子，想到一家人尤其是孩子跟着遭罪，又想到这样的
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她用泪眼望着孩子一走一回头哭
泣的背影，真恨不得一头碰死在批判会场的墙上。

    批判没有个尽头，丈夫回家话也越来越少，有时还一
声声地叹息。孟华已经预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知道，
丈夫不仅是她，而且是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如果有个好歹，
后果不堪设想。她跑到当时的新乡地委找组织部领导，让
表态说句公道话，但当时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还难保，
谁能说个什么？从新乡回来，经和丈夫商量，孩子委托给
亲戚，夜里他们逃出了孟县。他们在焦作、郑州同事处躲
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丈夫成祯的老家山西省阳城县岩山
村，在丈夫的一个表弟家里藏匿下来。那里生活很苦，被
子脏得气味熏人，虱子成堆，每天两顿稀糊糊充饥，但这
里天高气爽，更没有造反派的吼声叫声，他们心里踏实多
了。他们已经做好打算，如果真不行，就把孩子都接回去，
在老家一直生活到老算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孟华和丈夫才舒了一
口长气。孟县县委专门去人把孟华和她丈夫接了回来，人
们相互见面也有了笑脸。这年，成祯又被调到博爱县主持
工作，孟华又被安排到博爱县文化馆任馆长。

    孟华1986年离休。1994年和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3
0多年的丈夫去世了。她悲痛欲绝，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
孟华知道：丈夫在政治上连连受挫，完全是自己身世的影
响，但丈夫始终无怨无悔，而且是他在精神上支持着自己，
在一次次劫难中能够坚强地挺了过来。

    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孟华又买来教学设备，办起了家
庭音乐学习班。几年来，从她这里毕业的学生有400多人，
她们经常在省市级音乐大赛中获奖，有的在正规院校当上
了音乐教师。

    去年七一，孟华也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她高兴地
对笔者说：“现在人们能够正确对待历史了。我的老舅陈
独秀虽然在历史上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但在建党初期对党
是做过巨大贡献的。我现在再也不怕人们说我是陈独秀的
外孙女啦，相反我倒觉得非常自豪！”  宋文忠 